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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老年报“诗文·
浙里养俱乐部”是艺术

交流的天地，书友、画友

们在这里展示作品，互

相欣赏和点评，结交志

趣相投的朋友。

扫描二维码，加管

理员为好友后，发送“诗

文”两字，视为您授权本

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

的所有作品。

原 创 作 品 一 经 录

用，将获相应积分，今后

本社通知时，可兑换俱

乐部福利，福利内容由

本社决定。

霜染枫林红欲透，

雁影横层宙。

篱畔菊初黄，

冷砌蛩吟，

夜永寒侵袖。

诗书半卷三更后，

寂寂灯如豆。

醉问月西楼，

可寄乡思？

一片秋光瘦。

傅瑜

醉花阴·秋兴醉花阴·秋兴

我从小爱读书，自认得字

起，便崇拜写书的作家。每每见

到喜欢的书，总是忍不住想买下

来。可惜幼时家贫，即便心痒难

耐，往往只能望书兴叹。

1989年，我鼓起勇气写了篇

文章，投给一家报社，没想到竟

真的发表了。

工作之后，整日忙碌，实在

抽不出时间写作，只想专心做个

好老师。从 2016 年起，我开始

将这些感慨写成文字。起初只

是自抒情感，后来申请了一个微

信公众号，我一边写，一边学着

编辑、发布，渐渐收获了许多朋

友、同事和学生的支持与转发，

也得到了一些报刊、杂志和网站

的鼓励。

写着写着，几年下来，竟积

累了许多篇乡土题材的文章。

既然有了稿子，心里不免冒出个

“非分之想”——出一本书，想让

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乡土文化

传承下去。6 年前，在大家的帮

助下，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远去

的年华》出版了。

常有人接过赠书，随手翻两

页，连声道：“不错，不错。”可我

知道，他其实一字未读。日后聊

起书中内容，对方一脸茫然，我

便明白，那书早已被束之高阁。

去年，我准备出版第二部散

文集，书稿送到出版社，按照编

辑要求改动了许多，并且还要经

过三审，其间，编辑还提出诸多

修改建议，之后，是漫长的等待。

一年后书终于出版了，米黄

色封面上印着精美的《那山那水

那乡愁》书名。如今我的书静静

躺在书店一角，有时偶尔路过书

店，我会悄悄望一眼，看它是否

挪了位置，若从显眼处移到偏僻

处，便知销量不佳；若彻底不见

了，也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现在我已经不再执着于出

版第三部书了，但是我依然写

作，我只是学会了写作的快乐，

文字在，快乐便在。至于书出不

出、卖不卖、看不看，反倒成了次

要的事，对出书的困惑一笑置

之，就让它随风而去。

张必强

写作的快乐写作的快乐 出书的困惑出书的困惑

樊笃荣是老杭玻厂玻璃

制造工段时相识的师弟。当

时 我 是 引 上 工 ，他 是 采 板

工。引上与采板是玻璃成型

的前后两工段，生产正常全

系相互间的通力合作。

那时，我一直很赞赏他

干活的那股劲，勤快且会动

脑筋。采板时使力的轻重，

刀头切割时的深浅，他都掌

控得法，确保了玻璃成片率，

因此他也成为了我们这批引

上工最喜欢的采板工之一。

1977 年，我上了大学。

后又去了其他单位工作，便

与曾经的师弟疏了联系。待

再度频频在一起，便是退休

后这段日子。他作为群主，

组建了一个杭玻老友退休

群，每隔一周的周二他便召

集大家聚会，笑谈过往，互道

珍重。大家都喜欢上了这样

的氛围，每每牵挂着这一天

的聚，即使刮风下雨，也难以

阻隔，一晃便坚持了 20 个年

头。

2015 年，师弟不幸得了

肠癌，且诊断为晚期。化疗

12 次才从鬼门关脱险。其间

他思考人生，做出了一个洒

脱的决定，去浙江省人体器

官捐献管理中心办理了器官

捐献手续。他不仅自己办

了，也让老婆办了。他在杭

玻老友群、癌症协会群说起

此事，结果光杭玻退休老友

群里就有 8 位群友及家人办

理了捐献手续。

我问师弟，因何有这样

的决定？师弟坦言，做这决

定当然有自己百年后不给孩

子添过多麻烦的考虑，同时

更在于看淡了生死。人生无

常，会让你遭遇甜酸苦辣；人

生苦短，要懂得取舍，不必太

在意身外之物。重要的是活

在当下，做一个真实快乐的

自己，做一个从善有爱的自

己。

张履绥

师弟樊笃荣师弟樊笃荣

霜染满山秋，

柚黄林野稠。

碧叶遮玉盏，

金丸坠枝头。

甘汁琼浆溢，

浮香透远丘。

只待采摘时，

筐盈庆丰收。

张维华

胡柚黄了

风把田野的枯叶

折成一封挂号信

寒潮落笔，封泥如血

稻穗低头，

把最后的金黄数给泥土

雁阵在蓝天划一条虚线

尾音交给下一阵风

蟋蟀在墙根调弦

一声高，一声低

把月光捻作一声微凉的叹息

菊花披金甲

在风中抖出金属的脆响

枫树把体内的火

一瓣瓣举过头顶

像高举一盏盏

未及唇就凉透的茶

别急着给秋天盖棺

蚯蚓一寸寸拱破寒土

把冬天与春天

折成一条体温的隧道

每一粒睡去的种子

都含着一个尚未喊出口的绿字

中明

霜降


